
    不是孩子们想变坏，很多情况下，他

们“变坏”是所处的环境导致的，需要专

业力量及时干预。 青少年事务社工要做
的，就是找到这些“点”，用柔性的力量，

防止孩子“脱轨”，把已经“脱轨”的孩子
拖回正轨。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其智力发展、 辨别能力和自控能力都尚
未成熟， 如果在其出现罪错行为之后能

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积极地引导矫正，

既是对他们的积极保护， 也是对社会稳
定的有力维护。

新出台的《规范》明确，这一切工作
的开展，将严格遵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原则”，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给予未
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 《规范》明确，对

涉罪未成年人、未成年被害人、未成年证
人开展服务，在讯问、询问或者审判时，

因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 法定代理人不
能、 不宜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或

侵害人的，社工将作为“合适成年人”到
场，履行监督、沟通、抚慰、教育等职责，

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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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今出台

对迷途未成年人展示最大善意
    记者从团市委了解到，《上海市未

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由上海
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上海

市阳光青少年社区事务中心、上海市益
扬青少年社会工作促进中心起草，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

参与起草。

“这部规范真正实现了服务对象的
全覆盖。”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

中心总干事黄旦闻介绍，如今，上海未
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已从单

纯的涉刑事案件的未成年人社会工作
服务延展至有不良或严重不良行为青

少年的犯罪预防、困境儿童的未成年人
社会工作服务，并将服务对象分为 9

类———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有严重
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涉罪未成年人、

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未成年在押服刑
人员、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未成

年被害人、未成年证人、司法程序中涉
及的其他未成年人等。

他们中，有一时失控、犯错的年轻
人。有一个男生，童年时妈妈因抑郁症

自杀，爸爸年龄较大，在社区做保安。男
孩从小在亲戚家暂住，初中时，才搬回

自己家。初一开始，男孩有泡吧、飙车等
不良行为。16岁时，因为抢路人的包，被

送到派出所，但因没有达到相对刑事责
任年龄段；17岁时，他在盗窃一辆摩托

车时被抓获，并被刑事拘留。“我们经常

在‘复盘’后会发现，在很多时间节点
上，如果能够有人拉一把，孩子可能不

会一步步走向泥潭。比如，如果学校和
社工保持形成合力，尽早发现孩子的反

常现象，又或者将孩子尽早送到专门学
校进行矫治，对其进行普法教育，结果

会不会不一样？”

与此同时，在 9 类人群中，也有一
大批“被迷途”的青少年。父母的失足，

让孩子失去避风港；上一代人喋喋不休
的争吵，让孩子的成长被怨恨和诅咒围

绕。《规范》第四章明确将“未成年被害
人”“未成年证人”“司法程序中涉及的

其他未成年人”等纳入服务范围。其中，
“其他未成年人”包括因家庭监护缺失

或监护不当导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
侵害进入司法保护程序的未成年人，以

及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涉及的
其他未成年人。近年来，申城离婚率保

持上升态势。2016年 6月，最高人民法
院在全国选取了 118家中基层法院，开

展为期两年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
制改革试点，普陀区和静安区成为本市

两个试点区域，组织社工介入 35周岁
以下青年离婚案或未成年子女 10周岁

以下父母离婚案。之所以对夫妻和孩子
年龄做出限制，是因为年轻夫妻更易感

情冲动，并往往承受着房贷、车贷等经
济压力，更“易燃”。社工们通过庭前调

查、庭前调解、开庭宣读调查报告和探

望监督人等，为破碎的家庭寻找残存的
暖意，将父母失败的婚姻对孩子的伤害

降到最低。

本报记者

陆梓华

    从 2003年至今，上海在未成年人预

防犯罪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新出
台的规范中，这些经验被凝聚成个案管

理、危机介入、家庭治疗、朋辈辅导、历奇
辅导、亲社会行为训练等 6大服务方法，

予以归纳。社工们组织年龄相仿，文化、
生活环境和经历相似，或具有共同语言

的未成年人参与服务、交流互动、分享经

验、唤起共鸣，协助未成年人改善朋辈关
系、建立朋辈支持、实现互助成长；“历奇

辅导”环节则将通过体验性活动，有目的
地把未成年人带离舒适区，经历新奇，协

助未成年人自我探索、自我觉察、自我成
长；从 2014年开始，阳光中心和本市一

连锁酒店合作设立“中途驿站”，在其 30

余家门店为离家出走或无家可归的青少

年，免费提供三至五天的临时住所，让
“危机介入”成为可能。

在上述方法中，用于“协助未成年人
实现与其家庭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改

善并重建其家庭关系”的“家庭治疗”和
旨在“协助未成年人建立成熟的自我意

识、积极的人际关系、健康的群体适应能
力”的“亲社会行为训练”被视作上海较

为成熟、运用较广的两大方法。
“《规范》的出台，是对我们工作的认

可，也让我们今后的工作底气更足了。”卜
敏雯告诉记者，在其工作的阳光社工静安

区工作站，已经开展几年的“亲职教育”被
赋予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拿本文开头提

到的小W来说，小W的父母在上海做小
生意，忙碌的工作使他们对兄弟俩几乎不

管不顾。小W教唆哥哥寻衅滋事，哥哥年

满 17周岁，被拘留，小W年仅 15岁，在
看守所被关押 20天后释放。

卜敏雯第一次见到小 W是在检察
院做观护帮教宣告现场。这个高大帅气

的男孩不敢直视父母，妈妈在哭，爸爸则

紧锁眉头，并满肚子不服气，认为既然是

“约架”，凭啥就因为自己儿子打赢了，就
要承受处罚？对小W，父母充满责怪，责

骂他不仅害己，还连累了哥哥。
“一方面，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普法教

育，另一方面要提醒夫妻俩，孩子面临中
考，此时需要的不是责骂，而是帮助他一

起为未来做好规划。”卜敏雯说，第一眼

见到小W时，她就能感受到这是一个思
维敏捷、对未来尚有憧憬的孩子，而在思

想汇报中，小 W也告诉社工姐姐，自己
错了，仍旧想读高中、考大学，改变命运。

由于是非上海户籍，小W要回老家参加
中考，卜敏雯鼓励小W妈妈陪孩子回老

家迎考，并通过微信和视频，保持和母子
俩的沟通。她不断提醒小W妈妈，不要

老是“揭”孩子伤疤，不妨时不时问问儿
子，“这一周你进步了多少”“你在哪些方

面还有进步空间”，让孩子看到希望，也
看到努力的方向。为了让爸爸参与家庭

教育，卜敏雯用了小心思，虽然有母子俩
联系方式，但仍请小W爸爸每周汇报母

子俩近况。中考前夕，卜敏雯欣慰地看
到，虽然走了一段弯路，但小 W终究朝

着目标出发了，模拟成绩比刚回老家时
提高了近 200分。

《规范》明确，根据服务对象类型不
同，家庭教育指导侧重点也有所不

同———在涉民事案件的未成年人社会工
作服务中，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包括学习

情绪控制技巧、强化家长职责、帮助未成
年人掌握充分发展性别角色的能力等，

而在涉刑事案件中，家庭教育指导需要

承担更艰巨的任务———帮助建立家庭规
则、学习沟通技巧、调和及重建家庭关系

等，提升其家庭教育能力。
如何让已经触犯法律的青少年尽快

回归社会，找到人生定位？在华东理工大

学社会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费梅苹带领下，一支“驻所社
会工作实务研究团队”正在协助被关押

的年轻人探寻成长密码，重新明晰自我，
从而助其重新振翅高飞。本市部分区开

始尝试“亲社会行为训练”，为迷途羔羊
指路。例如，杨浦区运用社区剧场的形

式，组织所内青少年讲出自己的人生故

事、编排属于自己的“人生情景剧”；徐汇
区则组建了青少年自信重建小组“心的

启程”，以组员出所后“最想做的一件事”
为短期治疗的焦点，让组员在循序渐进

的过程中对未来的目标建立全新思考，
重树信心，并收获更多来自同伴间的支

持，并凭借有效经验给予同伴正向引领，
从而感受到自我价值所在，实现社会适

应能力的提升。
在黄旦闻看来，青少年监管不应有

“隐秘的角落”，每一个走错路的未成年
人，都应有重生的机会，“我们希望加大

和各个部门的合作，更好地维护孩子们
的权利，填补盲区。”

为9类人群织起保护网

    1984年，上海长宁区人民法院设立中国第一个
少年法庭；1986年，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设立
了全国第一个“少年起诉组”，中国少年司法制度从无
到有至此诞生。 在未成年人司法工作探索阶段，上海
就提出了“司法保护”和“社会保护”建设相结合的思
路。 2003年，上海初步建立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
作体系，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正式成立，

开始探索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以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以专业的社会工作力量开展未成年人司法社会
工作。

与《规范》出台相呼应的是，上海计划于 2020年
孵化上海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服务中心。司法社会服务
中心将以《规范》为指引，按照“一门式受理、转介”的
工作思路推动形成覆盖未成年人检察、 未成年人警
务、未成年人审判、未成年人民事等未成年司法社会
工作全过程的工作模式，推动完善上海未成年人司法
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

昨天下午，申城暑气逼人。在静安区的一家善淘
公益慈善超市内，一个高大帅气的新“员工”小 W忙
着整理货架、摆放衣物，忙了一下午。陪伴他一同前来
的，还有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静安工作站
中级社工卜敏雯。小W今年 15岁，几个月前，原本应
该一门心思复习迎接中考的他与他人在网络上发生
口角冲突，教唆哥哥殴打和勒索他人钱财，涉嫌寻衅
滋事罪，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被检察院责令保护处
分。经过两个多月的辅导和陪伴，有着 17年工作经验
的卜敏雯帮助小W重回了中考考场。在这家慈善超
市，货品大多来自企业爱心捐赠，店员则由残障人士
担任。她告诉记者，带小W来这儿参加公益劳动，是
希望他能够感受每一个生命的不易，也感受到自己的
价值。

如今，正是卜敏雯等一大批“青少年事务社工”，
为一段段迷途的少年人生重新找到光亮。2003 年，上
海初步建立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体系，上海市阳
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正式成立，开始探索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以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以专业的社会
工作力量开展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连续 13年，上
海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及占犯罪总人数比例保持下降。

今天，经过近一年的起草和完善，《上海市未成年
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正式出台，给未成年人司
法社会工作指引方向。这也是相关领域内全国首部省
级规范。

专家解读

不是孩子们想变坏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

事务中心总干事
黄旦闻

    忽然失去了自由后，这些年轻人普

遍会反思并规划自己的未来， 然而，也
要面对自身文化水平低、社会技能薄弱

等劣势对其社会立足的影响，他们渴望
有一技之长能帮助自己立足社会；所内

青少年回归社会后，如果没有很好地适
应社会，其“再犯罪”的可能性比较大。

一方面，回归社会后的所内青少年面临

的问题是没有固定住所， 没有固定收
入，其生存状况堪忧；另一方面，部分青

少年比较担忧自己的“越轨事件”会影
响自己的“声誉”，他们不知道自己如何

面对亲戚朋友。

专家解读

“脱轨”少年也想回归社会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公共管

理学院社会工作系教授
费梅苹

6大上海经验形成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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